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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
子
漢
的
菜

這
是
一
個
一
如
既
往
的
清
晨
。

通
常
，
廖
班
長
在
早
上
六
點
，
會
醒
來
做
三
件
事
。
我
說
的
是
通
常
，
因
為
這
不
包
括
他
有
時

要
提
早
去
倉
庫
和
好
農
藥
，
或
是
前
一
天
晚
上
喝
得
有
點
多
的
情
況
。
第
一
件
事
，
是
咳
嗽
，
沿
著

肺
腔
升
上
來
的
痰
像
土
石
流
，
嘩
一
聲
轟
然
刷
下
，
把
在
樓
上
處
於
朦
朧
之
際
的
我
們
吵
醒
。
第
二

件
事
，
是
用
清
水
刷
一
下
裝
茶
葉
的
鐵
桶
，
把
髒
水
潑
在
門
外
純
潔
的
茶
花
樹
下
，
然
後
燒
一
壺
水

準
備
泡
茶
。
第
三
件
事
，
則
是
打
開
電
視
。
事
實
上
，
他
的
作
息
是
這
麼
規
律
，
以
至
於
我
兒
子
在

出
生
後
的
每
一
天
裡
，
都
會
準
時
在
六
點
醒
來
，
不
管
當
天
廖
班
長
有
沒
有
咳
嗽
。

廖
班
長
，
是
摩
天
嶺
這
一
代
絕
對
的
主
人
翁
。
祖
上
乾
隆
年
間
，
就
從
對
岸
的
福
建
漂
來
，

在
台
灣
開
荒
。
早
年
他
在
高
雄
中
鋼
上
班
，
打
了
一
身
正
氣
鐵
骨
，
卻
因
骨
子
裡
還
是
嚮
往
獨
立
自

由
，
於
是
在
中
年
回
到
家
鄉
，
坐
鎮
山
林
的
三
甲
地
。
由
於
他
敢
怒
敢
言
的
性
格
，
在
鄉
民
擁
護

下
，
以
無
黨
籍
的
身
分
當
選
為
鄉
民
代
表
，
直
到
現
在
家
中
還
高
掛
鄉
長
贈
送
的
一
塊
﹁
為
民
喉

舌
﹂
的
牌
匾
。
鄉
民
私
底
下
叫
他
﹁
廖
大
砲
﹂
，
因
為
作
質
詢
時
，
他
總
是
第
一
個
開
炮
，
不
管
不

顧
火
力
全
開
，
讓
別
人
下
不
了
台
。
卸
任
後
，
鄉
親
對
他
的
風
評
是
﹁
有
在
做
事
情
﹂
。

就
是
這
樣
一
個
人
，
現
已
年
過
七
十
。
雖
說
果
園
農
活
全
權
交
給
了
外
勞
伊
努
，
但
他
還
是
有

很
多
事
情
要
忙
。
首
先
，
伊
努
只
會
幹
活
，
不
會
做
飯
，
就
連
簡
單
的
煮
餃
子
都
不
會
，
只
會
泡
泡

麵
。
然
而
做
飯
在
摩
天
嶺
卻
是
一
等
大
事
。
因
為
位
置
偏
僻
，
摩
天
嶺
沒
有
飯
店
、
小
吃
店
，
偶
有

原
住
民
做
的
菜
，
在
廖
班
長
看
來
無
非
是
山
羌
、
飛
鼠
一
類
的
玩
意
兒
。
早
年
，
廖
班
長
進
山
上
工

作
，
會
固
定
從
東
勢
鎮
上
帶
三
顆
粽
子
，
早
上
吃
一
顆
，
中
午
吃
兩
顆
。
吃
了
一
年
終
於
煩
了
，
不

得
已
之
下
他
才
研
究
要
怎
麼
做
菜
。
可
說
為
了
主
僕
這
口
吃
的
，
廖
班
長
卯
足
了
全
力
。
他
會
每
天

去
東
勢
買
菜
。
那
輛 S
U

Z
U

K
I 

休
旅
車
見
證
了
他
駛
過
二
十
七
萬
里
程
，
而
據
說
他
以
前
還
開
壞
過

一
台
別
克
。

伊
努
工
作
得
愈
起
勁
，
廖
班
長
就
覺
得
有
義
務
犒
賞
更
好
的
伙
食
。
於
是
，
外
勞
漸
漸
變
成

一
個
專
職
的
農
民
，
而
農
民
，
則
漸
漸
變
成
一
個
專
職
的
廚
師
。
主
僕
間
究
竟
誰
綁
誰
不
知
道
，
總

之
，
兩
人
就
這
樣
在
山
上
成
為
命
運
共
同
體
了
。

從
外
型
來
看
，
廖
班
長
面
目
凶
神
惡
煞
，
頗
像
自
己
茶
几
上
放
的
一
尊
達
摩
木
雕
。
記
得
小

學
同
學
看
到
他
，
背
後
偷
偷
問
我
他
是
不
是
﹁
流
氓
﹂
。
他
的
一
雙
大
眼
睛
總
是
圓
睜
，
不
高
興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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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
要
一
橫
眉
，
旁
人
就
知
道
要
先
迴
避
。
然
而
在
這
凶
神
惡
煞
背
後
，
他
又
有
一
顆
細
膩
的
心
。
這

些
年
當
班
長
，
他
會
組
織
班
友
到
我
們
家
開 party

，
每
人
貢
獻
一
道
菜
。
大
家
才
慢
慢
發
現
，
原

來
廖
班
長
的
廚
藝
很
好
，
連
山
上
那
些
做
慣
一
輩
子
菜
的
傳
統
婦
女
，
都
不
禁
甘
拜
下
風
。
性
格
海

派
，
讓
他
早
期
走
遍
大
江
南
北
，
吃
遍
山
珍
海
味
，
在
廚
藝
上
很
快
就
能
自
成
一
格
。
長
期
離
家
的

我
，
一
開
始
只
是
風
聞
，
心
想
這
是
客
套
話
。
這
次
回
山
上
調
養
身
體
，
我
才
得
以
近
距
離
體
驗
他

那
深
具
風
格
的
廚
藝
。

先
不
談
他
究
竟
做
了
什
麼
。
在
我
懷
孕
的
一
年
裡
，
廖
班
長
天
天
堅
持
四
菜
一
湯
，
這
樣
做

還
能
一
個
月
不
重
樣
。
算
一
算
每
頓
飯
扣
除
蔥
薑
蒜
，
起
碼
有
十
種
食
材
以
上
，
這
就
與
一
般
人
拉

開
量
級
了
。
隨
手
舉
個
例
；
番
茄
醋
炒
蛤
蜊
、
白
斬
梨
山
雞
、
當
歸
麻
油
紅
棗
杏
鮑
菇
、
清
炒
龍
鬚

菜
，
再
配
一
鍋
鮭
魚
頭
味
噌
湯
，
這
就
構
成
了
一
份
極
其
平
凡
的
午
飯
。

一
般
來
說
，
四
菜
中
會
有
兩
道
大
菜
，
每
道
大
菜
，
會
有
廖
班
長
的
一
些
獨
門
祕
技
。
譬
如
滷

蘿
蔔
牛
肉
，
他
會
用
開
水
燙
番
茄
，
剝
開
番
茄
皮
做
湯
底
；
譬
如
番
茄
滷
秋
刀
魚
，
他
會
用
醋
把
秋

刀
魚
的
刺
泡
軟
，
這
樣
就
能
連
刺
吃
進
嘴
裡
了
；
譬
如
烤
烏
魚
子
，
他
會
抹
高
粱
拿
噴
燈
瓦
斯
的
後

端
青
火
慢
慢
烤
。
他
有
一
道
名
菜
，
叫
滷
魚
頭
。
為
了
添
購
優
良
海
產
品
，
他
會
定
期
去
嘉
義
東
石

漁
港
。
石
斑
、
櫻
花
蝦
、
黑
鮪
魚
都
是
囊
中
物
，
附
帶
買
虱
目
魚
頭
，
一
包
二
十
個
只
要
一
百
塊
，

對
比
東
勢
五
個
就
要
一
百
，
然
後
做
兩
種
滷
法
。
一
種
是
客
家
的
鳳
梨
豆
豉
，
一
種
是
當
歸
藥
膳
，

放
在
大
同
電
鍋
裡
蒸
，
各
有
千
秋
。
入
味
又
滑
溜
的
魚
頭
，
全
憑
他
化
腐
朽
為
神
奇
的
本
領
。

不
過
，
廖
班
長
並
不
喜
歡
把
食
物
過
分
燉
煮
。
他
要
的
是
﹁
青
﹂
，
不
喜
歡
軟
爛
的
口
感
。
所

以
他
動
作
很
快
，
快
到
你
會
納
悶
食
物
是
不
是
煮
熟
了
。
比
如
蒜
炒
櫻
花
蝦
，
蒜
與
辣
椒
爆
香
完
，

把
櫻
花
蝦
丟
進
去
就
關
火
，
用
餘
火
翻
炒
一
下
就
成
了
。
比
如
豆
豉
蚵
仔
，
豆
豉
煮
好
後
丟
進
蚵

仔
，
蓋
上
鍋
蓋
悶
五
秒
後
就
關
火
。
他
從
來
不
試
吃
，
覺
得
這
個
動
作
太
小
氣
。
他
也
不
喜
歡
加
太

多
油
，
尤
其
痛
恨
﹁
勾
芡
﹂
，
說
愛
用
這
兩
樣
才
能
把
菜
炒
香
的
人
都
不
是
內
行
的
。
如
果
要
做
蚵

仔
煎
，
他
會
拿
出
台
南
白
河
買
的
蓮
藕
粉
。
最
能
體
現
他
功
力
的
是
簡
單
的
炒
青
菜
。
山
上
的
龍
鬚

菜
，
從
果
園
摘
下
，
放
到
水
龍
頭
底
下
以
流
動
小
水
沖
五
分
鐘
，
帶
點
水
放
到
鍋
中
簡
單
翻
炒
，
再

蓋
上
鍋
蓋
微
悶
一
下
。
打
開
鍋
蓋
，
龍
鬚
菜
就
變
得
水
亮
翠
綠
。

在
微
悶
的
空
檔
，
他
會
去
清
理
不
鏽
鋼
流
理
台
。
煮
一
道
番
茄
炒
蛋
，
在
台
上
不
可
能
會
出
現

殘
餘
蛋
汁
的
碗
，
攪
拌
的
筷
子
，
和
把
砧
板
歸
位
後
滴
下
來
的
水
。
乃
至
於
後
來
怎
麼
擺
盤
，
牛
肚

黃
瓜
鴨
掌
鵝
肉
等
冷
盤
要
先
封
上
保
鮮
膜
，
都
在
事
先
精
密
計
算
。
這
樣
訓
練
有
素
不
得
不
歸
功
於

他
的
當
兵
資
歷
。
年
少
英
俊
挺
拔
，
得
以
在
最
靠
近
蔣
介
石
身
邊
的
憲
兵
特
勤
隊
內
衛
區
站
崗
。
我

中
學
穿
的
百
褶
裙
，
他
可
以
用
熨
斗
把
一
條
一
條
摺
痕
燙
出
來
，
像
剛
拆
封
的
一
樣
。

深
怕
廖
班
長
的
菜
失
傳
，
我
曾
考
慮
寫
一
本
食
譜
書
，
把
他
做
的
菜
好
好
建
檔
研
究
，
讓
後
世

也
可
一
睹
神
彩
。
但
仔
細
一
想
，
在
這
個
時
代
，
市
面
網
路
食
譜
氾
濫
。
同
一
個
食
譜
，
為
什
麼
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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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
我
做
可
以
有
天
壤
之
別
？
後
來
我
才
明
白
，
原
來
做
了
啥
菜
不
重
要
，
最
關
鍵
的
是
你
怎
麼
做
，

乃
至
於
你
是
一
個
什
麼
樣
的
人
。
要
想
做
一
道
乾
脆
的
菜
，
你
就
必
須
是
個
乾
脆
的
人
。

有
一
次
坐
他
的
車
聽
廣
播
，
一
個
大
學
教
授
在
傳
授
做
四
神
湯
的
祕
技
，
說
到
怎
麼
去
市
場
挑

豬
肚
，
怎
樣
拿
砂
鍋
甚
至
升
柴
火
慢
慢
熬
，
最
後
的
祕
訣
是
把
當
歸
浸
泡
米
酒
七
天
七
夜
的
汁
往
湯

上
一
淋
。
廖
班
長
聽
完
，
怒
斥
說
：
﹁
這
麼
麻
煩
要
幹
什
麼
！
﹂
總
之
，
這
是
文
人
的
菜
，
不
是
男

子
漢
的
菜
。

因
為
吃
得
好
，
底
子
好
，
所
以
儘
管
他
抽
菸
喝
酒
吃
檳
榔
樣
樣
都
來
︵
晚
年
戒
了
檳
榔
︶
，
身

體
還
算
硬
朗
。
對
他
來
說
，
食
物
只
要
自
然
、
新
鮮
就
是
好
的
，
至
於
現
代
的
一
些
營
養
學
，
例
如

腰
痛
不
能
吃
竹
筍
，
什
麼
不
能
跟
什
麼
配
在
一
起
吃
，
在
他
看
來
都
是
無
稽
之
談
。
他
最
痛
恨
加
工

食
品
，
尤
其
是
麥
當
勞
，
總
說
麥
當
勞
的
雞
四
十
天
就
殺
了
，
骨
頭
都
是
軟
的
，
他
在
山
上
要
養
一

年
半
；
每
回
去
餐
館
，
他
總
要
掃
視
一
遍
：
﹁
你
看
，
現
在
年
輕
人
都
不
點
湯
，
從
外
面
點
飲
料
帶

進
來
。
外
面
檸
檬
汁
都
不
用
檸
檬
，
他
們
不
知
道
嗎
？
﹂

不
過
，
最
近
他
有
個
酒
友
，
成
功
瘦
下
啤
酒
肚
，
讓
他
十
分
羨
慕
。
原
來
他
的
祕
技
是
喝
檸
檬

醋
。
於
是
，
他
也
搞
起
了
酵
素
這
種
時
髦
的
玩
意
兒
。
他
在
果
園
採
一
大
袋
檸
檬
，
放
上
黃
砂
糖
，

再
浸
泡
他
的
陳
年
高
粱
酒
。
泡
了
兩
個
月
後
，
一
開
蓋
，
是
一
股
衝
鼻
的
香
味
。
隨
後
嘗
一
口
，
竟

是
非
常
的
清
爽
。
無
疑
，
這
缸
檸
檬
醋
，
也
烙
上
了
廖
班
長
獨
特
的
印
記
。

山
大
王

廖
班
長
坐
在
一
張
竹
編
的
藤
椅
上
，
看
電
視
。

每
天
，
他
的
節
目
單
是
這
樣
的
。
一
醒
來
，
是
晨
間
新
聞
，
看
天
氣
預
報
，
接
著
看
美
國
職
棒

或
N
B
A
，
下
午
，
看
政
論
節
目
，
晚
上
，
切
換
於
大
陸
歷
史
劇
和
政
論
節
目
，
然
後
，
在
椅
子
上

睡
著
。
直
到
頭
垂
得
太
低
，
被
自
己
的
打
呼
聲
吵
醒
，
或
是
頭
靠
在
椅
背
上
抬
得
太
高
，
被
自
己
的

一
口
痰
嗆
到
，
才
會
回
到
房
間
裡
睡
覺
。

當
選
鄉
民
代
表
後
，
他
有
一
個
政
績
，
就
是
讓
第
四
台
可
以
覆
蓋
到
山
上
。
誰
知
摩
天
嶺
方
圓

幾
里
外
的
農
民
都
不
買
單
，
一
百
多
戶
的
居
民
，
最
後
只
有
兩
三
戶
登
記
。
原
來
農
民
都
是
日
出
而

作
、
日
落
而
息
，
早
已
習
慣
了
三
台
加
民
視
。

提
起
廖
班
長
，
不
得
不
說
這
座
他
親
手
蓋
的
房
子
，
可
說
是
整
個
摩
天
嶺
最
醒
目
的
存
在
。

大
，
而
且
氣
派
。
紅
色
的
牆
，
灰
綠
的
屋
頂
伸
出
來
把
五
葉
松
當
成
了
背
景
。
房
子
正
對
著
上
山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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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
業
道
路
，
一
條
排
水
渠
圍
繞
，
車
子
開
進
來
要
向
高
坡
衝
一
段
，
然
後
慢
慢
後
退
倒
到
院
子
裡
的

大
停
車
場
。
停
車
場
最
深
處
立
著
﹁
摩
天
嶺
﹂
的
泰
雅
族
風
格
大
牌
子
，
順
著
小
路
可
通
魚
池
和
二

樓
，
秋
海
棠
，
山
茶
花
，
茶
葉
碎
渣
，
小
石
子
，
還
有
一
個
狗
籠
子
，
角
落
的
瓦
斯
桶
，
隨
意
地
長

在
過
道
上
。

透
過
灰
綠
的
紗
窗
拉
門
，
看
到
裡
面
十
分
巨
大
的
空
間
，
就
像
會
議
室
，
這
裡
是
產
銷
班
以

前
開
會
的
地
方
。
四
張
長
桌
擺
放
在
大
屋
中
間
。
前
面
是
一
台
電
視
，
一
台
電
腦
。
頭
頂
有
四
台
吊

扇
，
一
個
白
色
的
投
影
儀
，
一
張
大
桌
子
上
放
著
一
大
摞
農
業
雜
誌
，
擺
著
兩
張
黃
黃
的
黏
蠅
板
，

黑
壓
壓
的
蒼
蠅
釘
在
上
面
一
動
不
動
。
靠
近
門
口
的
另
一
張
桌
子
放
著
電
視
遙
控
器
，
一
個
菸
灰

缸
，
一
袋
在
東
勢
協
和
診
所
開
的
三
高
處
方
藥
。
之
前
大
家
在
這
裡
開
會
，
一
來
就
是
三
十
多
人
，

坐
滿
四
張
桌
子
。
廖
班
長
就
在
桌
子
旁
邊
的
大
茶
几
上
給
大
家
泡
茶
。
他
的
頭
上
頂
著
兩
塊
木
頭
牌

匾
，
﹁
光
宏
民
意
﹂
、
﹁
為
民
喉
舌
﹂
，
字
體
剛
健
，
筆
鋒
迅
猛
，
非
常
有
威
嚴
。
茶
几
用
整
塊
檜

木
打
造
，
根
鬚
茂
盛
，
氣
勢
非
凡
，
配
上
八
張
木
凳
，
十
分
穩
妥
。
廖
班
長
邊
沏
茶
，
邊
用
鷹
一
樣

的
眼
睛
掃
視
四
方
，
發
表
關
於
政
治
、
經
濟
、
農
業
、
生
活
等
方
方
面
面
一
套
嚴
密
的
個
人
見
解
。

班
裡
大
多
會
聽
得
進
去
。
就
這
樣
當
了
二
十
年
的
班
長
，
晚
年
他
搞
了
個
蔬
菜
班
自
娛
，
據
說
還
能

影
響
幾
十
票
。
於
是
每
到
選
舉
，
鄉
代
表
都
會
提
著
茶
葉
、
威
士
忌
前
來
討
教
。

早
年
，
廖
班
長
曾
受
邀
到
謝
震
武
主
持
的
︽
今
晚
哪
裡
有
問
題
︾
，
擔
任
﹁
甜
柿
達
人
﹂
嘉

賓
。
節
目
中
他
介
紹
甜
柿
這
個
新
品
種
可
以
配
酒
，
掃
除
大
家
的
刻
板
印
象
，
還
引
進
甜
柿
的
各
種

神
吃
法
，
例
如
插
根
吸
管
在
軟
柿
子
上
用
吸
管
吸
，
吃
起
來
像
果
凍
，
或
是
放
到
冷
凍
櫃
，
吃
起
來

像
冰
沙
。
但
廖
班
長
顯
然
不
甘
於
此
，
於
是
最
後
他
大
肆
抒
懷
，
發
表
了
一
長
串
高
談
闊
論
，
這
讓

主
持
人
謝
震
武
趕
快
制
止
說
：
﹁
廖
先
生
，
我
們
請
你
來
，
不
是
做
政
見
發
表
喔
！
﹂

提
起
他
風
光
的
時
候
，
莫
過
於
在
擔
任
甜
柿
產
銷
聯
盟
理
事
長
時
，
被
貿
易
商
相
中
，
率
領
全

班
進
軍
廈
門
。
因
為
甜
柿
不
能
冷
藏
，
一
冷
藏
就
會
發
黑
，
所
以
產
銷
班
的
甜
柿
通
過
貨
櫃
，
費
了

一
番
功
夫
。
到
了
當
地
廈
門
市
政
府
特
地
召
開
記
者
會
，
歡
迎
寶
島
貴
賓
蒞
臨
，
只
見
廖
班
長
一
邊

喝
酒
，
一
邊
侃
侃
而
談
，
拍
拍
胸
脯
跟
大
家
保
證
甜
柿
可
以
配
酒
，
還
可
以
跟
海
鮮
一
起
吃
，
逗
得

台
下
樂
哈
哈
。
不
過
事
後
導
遊
說
：
﹁
廖
班
長
，
你
們
的
甜
柿
是
很
好
吃
啦
！
可
是
你
們
一
顆
甜
柿

二
十
塊
，
我
們
導
遊
一
天
才
賺
二
十
塊
而
已
，
買
不
起
啦
！
﹂
於
是
，
這
場
浩
浩
蕩
蕩
的
外
銷
行
最

後
以
生
意
慘
澹
告
終
。
好
在
廖
班
長
夠
狠
，
事
前
已
用
台
灣
市
場
最
高
價
讓
貿
易
商
買
斷
。

退
休
後
，
廖
班
長
的
生
活
不
那
麼
忙
碌
，
農
活
都
交
給
了
伊
努
，
每
日
的
三
餐
料
理
，
就
成
為

重
中
之
重
。
原
先
開
會
的
地
方
現
在
擺
了
兩
台
冰
箱
，
一
個
冰
櫃
。
冰
箱
放
的
是
他
每
天
從
東
勢
採

購
的
新
鮮
蔬
果
，
被
仔
細
分
門
別
類
，
乾
的
濕
的
從
不
混
在
一
起
。
香
菇
放
在
底
下
的
密
封
盒
裡
，

青
菜
被
報
紙
包
裹
起
來
套
在
塑
膠
袋
裡
。
冰
櫃
則
是
擺
他
精
挑
細
選
的
漁
貨
。
廖
班
長
早
年
在
中
鋼

上
班
，
對
高
雄
仍
有
很
深
的
情
感
，
這
些
漁
貨
，
可
能
是
他
長
年
在
山
上
，
需
要
的
一
種
與
海
連
結



025 024山大王
摩天嶺

      俱樂部

的
方
式
。

不
過
，
最
特
殊
的
料
理
，
莫
過
於
廖
班
長
的
私
房
魚
。
在
屋
外
參
天
的
五
葉
松
下
，
廖
班
長

蓋
了
一
座
涼
亭
，
腳
底
下
是
大
魚
池
，
有
終
日
流
動
的
山
泉
水
經
幫
浦
日
夜
循
環
流
動
。
涼
亭
的
覆

蓋
，
讓
山
泉
水
成
為
濃
郁
的
黑
色
，
銀
灰
色
的
吳
郭
魚
在
裡
頭
神
祕
流
動
。
每
當
廖
班
長
想
吃
魚
，

他
會
用
大
網
子
直
接
撈
一
條
，
前
後
不
到
三
秒
，
然
後
煮
湯
，
只
放
薑
，
就
能
讓
湯
一
點
腥
味
也
沒

有
。
雲
霧
，
高
山
，
果
園
，
海
鮮
，
烈
酒
，
濃
茶
，
和
永
遠
播
不
完
的
球
賽
。
這
大
概
就
是
廖
班
長

說
的
：
﹁
我
山
上
什
麼
都
有
，
就
缺
現
金
而
已
。
﹂

從
魚
池
經
由
石
頭
路
上
來
，
是
一
個
小
花
圃
。
但
廖
班
長
以
果
農
自
居
，
認
為
園
藝
是
有
錢
有

閒
人
幹
的
事
，
並
不
願
意
打
理
。
有
一
棵
二
十
年
的
茶
花
樹
，
矗
立
在
土
地
上
。
植
株
底
下
，
天
天

浸
泡
在
廖
班
長
泡
完
的
茶
葉
，
偶
爾
有
吃
剩
的
香
蕉
西
瓜
葡
萄
皮
魚
骨
蝦
皮
蛋
殼
和
菸
頭
，
通
通
往

那
裡
倒
。
長
年
的
雲
霧
繚
繞
，
讓
每
朵
花
苞
總
是
鮮
嫩
欲
滴
，
圓
潤
豐
滿
，
質
地
像
蛋
黃
酥
層
層
堆

疊
，
又
酥
又
嫩
。
粉
紅
與
白
色
相
間
的
透
明
花
瓣
，
由
裡
到
外
錯
綜
變
幻
，
更
產
生
一
種
斑
斕
幻
麗

的
效
果
。

這
樣
無
心
插
柳
柳
成
蔭
，
就
是
廖
班
長
的
園
藝
風
格
。
從
來
不
會
沒
事
找
事
做
，
就
是
廖
班
長

的
行
事
風
格
。
這
種
簡
約
也
貫
穿
他
的
審
美
品
味
。
長
期
以
來
他
就
看
不
慣
水
果
箱
，
清
一
色
的
牛

皮
紙
色
，
上
面
印
兩
粒
圓
圓
的
水
果
，
很
俗
氣
，
所
以
後
來
交
友
廣
闊
的
他
認
識
一
位
書
法
家
，
同

時
身
兼
農
藥
行
老
闆
的
蔡
教
授
，
可
謂
一
拍
即
合
。
這
位
教
授
研
發
了
一
款
﹁
綠
油
油
窄
域
油
﹂
，

不
含
毒
，
噴
在
樹
葉
上
，
用
油
敷
的
方
式
，
讓
蟲
窒
息
而
死
，
班
員
反
應
效
果
非
常
好
，
只
是
要
價

不
菲
。
話
說
回
來
，
蔡
教
授
還
寫
了
一
手
好
字
，
秀
麗
中
不
失
筋
骨
，
讓
廖
班
長
當
下
就
決
定
把
他

寫
的
﹁
摩
天
嶺
甜
柿
﹂
五
個
毛
筆
大
字
印
在
白
色
紙
箱
上
，
並
申
請
專
利
註
冊
。
白
紙
黑
字
，
沒
有

兩
粒
水
果
，
高
格
調
的
簡
約
風
，
非
但
打
響
摩
天
嶺
的
知
名
度
，
更
開
啟
台
灣
紙
箱
的
新
時
代
，
以

至
於
二○

二○

年
問
世
的
甘
露
梨
，
由
台
灣
農
民
自
主
研
發
，
在
推
廣
上
也
是
以
﹁
寶
島
甘
露
梨
﹂

的
秀
麗
毛
筆
字
，
印
在
紙
箱
，
映
入
消
費
者
眼
簾
。

如
今
，
蔡
教
授
的
毛
筆
大
字
還
掛
在
大
廳
裡
，
旁
邊
是
一
張
平
整
的
年
曆
紙
被
五
彩
的
磁
扣
固

定
在
白
板
上
。
上
面
密
密
麻
麻
寫
著
愛
殺
松
、
撲
滅
寧
、
大
喜
等
藥
物
。
在
日
曆
紙
的
邊
上
貼
著
幾

張
收
據
，
上
面
是
東
港
魚
店
的
一
疊
收
貨
單
。
龍
虎
斑×

1
，
石
老×

2
，
紅
鶯
哥×

4
，
中
卷×

4

這
些
東
西
歷
歷
在
目
掛
在
寬
敞
的
房
間
裡
，
似
乎
這
是
一
間
井
井
有
條
的
工
作
室
，
把
生
活
的
無
聊

屠
宰
得
細
碎
而
井
井
有
條
。
只
是
這
裡
沒
有
多
餘
的
工
人
，
只
有
廖
班
長
一
人
，
獨
自
料
理
著
這
棟

大
屋
。
雖
然
屋
裡
空
空
盪
盪
，
但
他
依
然
每
日
巡
查
、
操
作
、
站
崗
，
讓
這
座
摩
天
嶺
著
名
的
紅
船

大
房
，
激
盪
在
每
日
變
換
無
窮
的
果
樹
和
藍
天
白
雲
之
間
。

目
前
，
這
大
房
的
一
角
，
已
堆
滿
了
我
的
大
型
油
畫
。
廖
班
長
不
屑
一
顧
，
說
這
些
畫
﹁
黑
颼

颼
﹂
，
把
這
裡
降
格
成
資
源
回
收
場
。
上
個
月
他
的
死
黨
要
選
總
幹
事
，
當
晚
捎
來 R

oyal S
alut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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端
和
麻
辣
鴨
血
一
度
讓
此
地
死
灰
復
燃
。
死
黨
將
在
摩
天

嶺
決
一
死
戰
，
臨
走
前
要
我
給
他
畫
一
張
﹁
玉
山
﹂
。

廖
班
長
知
道
，
伊
努
走
了
，
這
片
山
根
本
做
不
起
來
。
沒
人
接
手
，
地
也
賣
不
出
去
。
受
限
於

原
住
民
保
留
地
﹁
還
我
土
地
﹂
的
申
訴
，
這
片
土
地
，
僅
限
於
原
住
民
能
合
法
擁
有
。

原
住
民
自
己
都
請
外
勞
咧
。
想
起
來
真
諷
刺
。
政
府
規
定
農
地
不
得
自
由
買
賣
，
於
是
做
了
一

輩
子
的
農
民
，
省
吃
儉
用
，
不
偷
不
搶
，
到
老
了
想
賣
地
換
筆
現
金
，
不
跟
子
女
伸
手
要
錢
，
不
行

嗎
？
假
若
賣
了
地
，
就
無
法
領
到
農
保
給
付
的
十
五
萬
喪
葬
費
。
這
又
是
什
麼
邏
輯
？
農
民
死
前
還

得
跟
地
綁
在
一
起
？
廖
班
長
海
盜
式
的
嘴
角
不
禁
又
向
上
抽
了
一
下
。
農
民
啊
農
民
，
就
像
一
頭
老

牛
，
一
輩
子
被
綁
在
土
地
上
，
一
輩
子
被
政
府
牽
著
鼻
子
走
啊
！

於
是
，
這
一
切
就
像
天
花
板
上
安
的
四
個
大
吊
扇
，
空
盪
盪
地
轉
了
起
來
。
﹁
為
民
喉
舌
﹂
的

大
牌
匾
依
然
高
掛
，
但
這
些
林
林
總
總
的
心
事
，
就
像
卡
在
喉
裡
的
一
口
痰
，
偶
爾
會
在
夜
裡
，
把

人
嗆
醒
。

摩
天
嶺
俱
樂
部

每
週
六
晚
上
，
一
台
台
機
車
劃
破
山
坡
，
從
我
頭
頂
上
方
呼
嘯
而
過
。
那
是
一
個
個
外
勞
，

他
們
脫
下
勞
動
時
的
衣
服
，
換
上
了
乾
淨
的
T
恤
和
修
身
的
牛
仔
褲
，
臉
上
洋
溢
著
喜
悅
，
飛
奔
上

山
，
前
往
我
們
家
的
工
寮
。

說
那
是
﹁
工
寮
﹂
，
未
免
顯
得
寒
酸
。
實
際
上
，
那
是
一
棟
頗
為
別
緻
的
老
房
子
。
有
心
人
士

甚
至
會
稱
它
為
一
棟
﹁
山
中
豪
宅
﹂
。
乍
看
之
下
，
一
樓
是
簡
單
不
過
的
水
果
包
裝
集
散
地
，
橫
躺

著
一
台
老
舊
的
搬
運
機
，
和
一
台
大
型
長
方
形
的
甜
柿
選
果
機
。
然
而
走
進
門
裡
爬
上
二
樓
，
卻
是

別
有
洞
天
。
九
二
一
地
震
前
，
還
未
像
現
在
物
料
短
缺
，
當
時
鋪
的
木
地
板
，
是
貨
真
價
實
的
花
梨

木
，
不
是
像
現
在
薄
薄
一
層
貼
皮
，
而
是
師
傅
手
把
手
搬
進
一
塊
塊
厚
實
的
長
條
型
木
頭
，
再
逐
一

拼
接
起
來
。
屋
裡
有
兩
間
古
色
古
香
的
和
室
，
拉
門
上
繪
著
中
國
古
山
水
，
遠
山
近
松
，
泉
水
從
石

縫
中
流
下
。
門
外
是
客
廳
，
牆
上
掛
有
老
闆
﹁
盡
忠
報
國
﹂
的
牌
匾
，
還
有
甜
柿
銀
牌
的
獎
座
。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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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台
電
視
放
在
那
裡
，
僅
有
四
個
頻
道
，
底
下
還
安
裝
了
一
台
老
舊
的
卡
拉
O
K
。
對
於
一
個
不
懂

中
文
的
人
來
說
，
這
樣
的
娛
樂
設
備
自
然
是
夠
用
了
。
後
來
廖
班
長
當
選
了
和
平
鄉
鄉
民
代
表
，
就

在
山
下
蓋
了
一
間
新
房
。
這
整
棟
房
子
，
也
就
留
給
了
印
尼
外
勞
伊
努
，
供
他
一
人
使
用
。

剛
開
始
，
伊
努
會
和
朋
友
在
這
裡
唱
歌
。
我
曾
聽
過
一
次
，
驚
訝
他
們
竟
能
用
印
尼
文
唱
羅

時
豐
的
﹁
小
姐
，
請
你
乎
我
愛
﹂
，
細
問
才
知
道
這
是
印
尼
原
唱
的
當
紅
歌
曲
。
後
來
，
隨
著
伊
努

愈
來
愈
資
深
，
這
些
年
科
技
愈
來
愈
發
達
，
開
始
有
愈
來
愈
多
的
外
勞
朋
友
慕
名
前
來
朝
聖
。
他
們

風
聞
摩
天
嶺
有
個
印
尼
長
老
，
手
上
有
卡
拉
O
K
任
君
歡
唱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，
他
有
個
特
別
開
明
的

老
闆
，
不
會
干
涉
他
的
私
生
活
。
漸
漸
地
二
樓
房
間
容
納
不
下
，
他
們
把
場
地
挪
到
一
樓
的
開
放
工

地
上
。
他
們
開
始
集
資
，
在
網
上
買
了
一
台
開
放
的
音
箱
，
只
要
接
上
手
機
，
就
有
數
千
首
印
尼
歌

曲
。
這
樣
唱
或
許
還
顯
枯
燥
，
而
印
尼
人
是
講
究
氣
氛
的
。
於
是
，
他
們
又
買
了
一
個
水
晶
球
，
隨

著
旋
轉
能
射
出
五
光
十
色
。

深
夜
裡
，
綠
色
的
激
光
打
在
外
勞
黝
黑
的
臉
上
。
印
尼
的
樂
曲
在
飄
揚
。
這
是
外
勞
心
目
中
的

聖
地
麥
加
。

抬
頭
望
天
，
漫
天
花
白
的
星
星
像
頭
皮
屑
長
在
夜
空
的
頭
皮
上
。
低
矮
的
半
月
形
月
亮
斜
躺

著
，
慵
懶
地
靠
在
山
巒
上
。
黑
色
的
山
體
更
顯
厚
重
，
一
團
團
瀰
漫
的
白
霧
在
夜
裡
如
行
軍
般
移

動
，
從
山
頂
上
的
工
寮
一
路
蔓
延
到
山
腳
下
，
像
是
舞
台
乾
冰
從
天
而
降
。
這
是
摩
天
嶺
著
名
的

霧
，
因
終
年
繚
繞
而
成
為
今
日
台
灣
甜
柿
的
故
鄉
。

時
空
切
換
到
一
九
一
二
年
，
在
日
本
軍
官
虎
視
眈
眈
的
眼
裡
，
地
圖
上
的
摩
天
嶺
被
稱
為
﹁
眼

鏡
形
高
地
﹂
，
入
斷
壁
密
林
後
無
可
前
進
，
又
有
一
種
山
上
特
有
的
濃
霧
眨
眼
間
籠
罩
四
周
，
連
眼

前
咫
尺
也
無
法
辨
別
。
當
時
居
住
於
此
的
老
屋
峨
社
目
中
無
人
，
更
被
視
為
﹁
兇
蕃
中
的
兇
蕃
﹂
。

日
軍
為
避
免
重
蹈
清
軍
失
敗
的
覆
轍
，
於
是
處
心
積
慮
，
決
定
不
走
易
行
的
大
安
溪
灘
，
卻
選
擇
出

奇
不
意
在
夜
晚
中
襲
擊
。
他
們
制
定
﹁
禁
止
攜
帶
燈
火
行
動
﹂
，
一
路
僅
能
點
燃
線
香
，
像
疾
風
吹

過
原
野
般
從
鄰
近
的
埋
伏
坪
一
路
循
山
稜
線
移
動
。
當
晚
大
山
濃
霧
蒙
蔽
了
視
線
，
卻
也
提
供
了
掩

護
，
最
後
日
軍
在
濃
霧
中
射
擊
，
族
人
從
沉
睡
中
驚
醒
浴
血
抵
抗
，
卻
仍
躲
不
過
被
討
伐
的
歷
史
宿

命
。
此
即
為
泰
雅
族
人
千
百
年
來
遭
遇
最
慘
烈
的
﹁
北
勢
戰
役
﹂
。

一
聲
孤
音
拋
出
，
像
天
外
飛
來
一
筆
弧
線
。
縈
繞
在
空
中
，
和
蛙
聲
蟬
鳴
形
成
一
種
混
響
，
在

我
眼
前
化
作
一
面
音
波
織
成
的
網
。
我
鬼
鬼
祟
祟
，
像
當
年
日
軍
一
樣
小
心
翼
翼
走
上
山
坡
，
鑽
進

了
網
中
。
和
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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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
路
燈
在
地
面
投
下
橘
色
的
大
光
圈
。
黑
色
的
嚕
嚕
倒
地
而
臥
，
我

向
牠
比
了
一
個
﹁
噓
﹂
，
然
後
急
速
躲
到
一
旁
的
農
藥
房
偷
窺
。
穿
過
密
密
麻
麻
墨
黑
色
的
葉
尖
，

我
看
到
了
屋
外
一
排
摩
托
車
，
和
屋
內
激
情
四
射
的
水
晶
球
，
深
情
的
男
子
合
聲
傳
來
：

言
語
是
美
好
的
，
卻
是
假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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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
最
好
給
我
一
杯
毒
藥

勝
過
致
命
的
愛
情
蜜
糖

如
果
我
能
見
到
上
帝
就
好
了

印
尼
的
樂
曲
有
節
奏
地
傳
來
，
像
是
山
裡
的
溪
水
，
急
促
又
懇
切
地
撫
過
每
片
樹
葉
。
這
不
是

撕
心
裂
肺
的
芭
樂
歌
，
好
像
歌
者
的
靈
魂
天
生
不
喜
歡
高
潮
迭
起
。
但
這
輕
快
卻
很
催
情
，
電
子
貝

斯
催
人
擺
動
，
古
老
的
薩
克
斯
風
像
念
誦
禱
文
，
吞
吞
吐
吐
吹
出
了
鄉
愁
。
始
終
圓
滾
的
節
拍
彷
彿

永
不
歇
止
的
輪
迴
，
一
而
再
再
而
三
地
回
到
了
原
點
。
屋
外
一
朵
大
白
花
在
黑
夜
山
坡
裡
隨
風
兀
自

旋
轉
，
那
是
伊
努
給
弟
弟
的
禮
物
。
弟
弟
喜
歡
轉
的
東
西
，
手
巧
的
他
就
把
白
色
農
藥
瓶
切
成
三
個

葉
片
，
繫
在
欄
杆
上
，
成
為
俱
樂
部
另
類
的
辨
識
信
號
。

時
間
凝
固
在
綠
色
的
光
球
裡
，
屋
裡
搖
擺
的
人
影
變
得
愈
來
愈
緩
慢
，
路
燈
罩
子
下
的
黑
蛾
子

劈
啪
地
打
著
節
拍
。
整
個
摩
天
嶺
或
許
只
有
他
們
最
沉
醉
。
我
忽
然
有
點
心
虛
，
羨
慕
起
他
們
來
，

這
歌
聲
把
他
們
拉
得
很
近
，
把
我
拉
得
很
遠
。
彷
彿
我
是
一
個
異
鄉
人
。

我
躡
手
躡
腳
走
下
坡
，
回
到
了
我
們
的
房
子
。
樓
上
，
弟
弟
在
臥
室
的
嬰
兒
床
，
安
然
睡
去
。

我
的
先
生
獨
自
在
客
廳
，
觀
看
著
切
成
靜
音
模
式
的
︽
少
康
戰
情
室
︾
；
樓
下
，
父
親
正
如
往
常
看

電
視
，
無
聊
地
拿
遙
控
器
切
換
在
︽
新
台
灣
加
油
︾
與
大
陸
歷
史
劇
之
間
。
呵
欠
一
個
接
一
個
，
偶

爾
他
的
耳
朵
會
下
意
識
注
意
山
上
的
摩
托
車
何
時
下
山
。

看
著
白
天
伊
努
茶
几
上
的
透
骨
鎮
痛
膏
、
印
尼
薑
黃
草
藥
飲
愈
來
愈
多
，
果
園
裡
柿
子
愈
掉

愈
多
，
我
擔
心
伊
努
的
身
體
，
也
曾
問
父
親
這
樣
是
不
是
沉
淪
了
、
墮
落
了
，
是
不
是
要
稍
微
管
一

下
。
父
親
也
只
是
睜
一
隻
眼
閉
一
隻
眼
。
畢
竟
，
誰
忍
苛
責
伊
努
呢
？
偌
大
的
果
園
，
十
幾
年
來
如

果
不
是
他
一
人
包
攬
，
哪
能
維
持
下
去
呢
？

我
回
頭
望
著
上
方
，
那
一
棟
閃
爍
著
綠
光
，
飄
蕩
著
音
樂
的
房
子
，
在
入
夜
後
的
摩
天
嶺
，

儼
然
是
最
繁
華
誘
人
的
地
帶
。
隔
天
一
早
，
一
整
打
的
綠
色
台
啤
就
會
暴
露
在
光
天
化
日
之
下
。
當

然
，
那
是
收
拾
得
井
井
有
條
的
，
而
伊
努
也
會
比
往
常
還
要
起
勁
地
工
作
。
畢
竟
，
那
是
他
身
為
長

老
要
維
護
的
最
後
一
絲
尊
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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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
奴在

山
上
的
工
寮
門
前
，
有
一
張
小
凳
子
。
當
一
天
忙
完
時
，
伊
努
習
慣
坐
在
上
面
，
看
著
對

面
的
山
。
這
時
夕
陽
的
粉
橘
色
光
線
從
山
背
後
升
起
，
你
會
發
現
腳
的
前
方
五
公
分
左
右
，
刻
著

﹁IN
U

﹂
三
個
字
。
雖
是
刻
在
水
泥
地
面
，
但
那
刻
的
力
度
非
常
深
，
儼
然
像
是
石
刻
。

伊
努
在
我
們
家
工
作
，
已
是
第
二
十
年
了
。
剛
來
台
灣
時
，
仲
介
給
了
他
一
個
中
文
名
叫
﹁
伊

奴
﹂
，
只
是
我
媽
嫌
名
字
不
好
，
就
改
為
﹁
伊
努
﹂
。
乍
看
他
的
臉
，
會
讓
我
聯
想
到
西
部
英
雄
哈

里
遜
福
特
：
深
陷
的
眼
窩
配
上
長
長
的
眉
毛
，
英
氣
縱
橫
。
不
過
他
的
眉
尾
卻
向
兩
側
太
陽
穴
垂
掃

下
來
，
這
使
他
看
上
去
，
既
尊
貴
又
親
切
，
甚
至
還
有
點
卑
微
的
感
覺
。
他
長
得
並
不
魁
梧
，
只
是

很
修
長
。
小
小
的
頭
配
上
一
百
八
十
公
分
身
高
，
好
像
有
十
一
頭
身
。
只
有
在
幹
完
活
，
穿
著
台
灣

白
色
農
友
汗
衫
時
，
才
會
露
出
棕
色
的
皮
膚
和
小
而
結
實
的
肌
肉
。
他
已
年
近
六
十
，
但
從
背
後
看

過
去
，
還
保
留
著
三
十
歲
的
風
采
。
每
次
看
到
他
，
心
裡
總
會
浮
現
一
本
書
的
名
字
，
叫
︽
鋼
鐵
是

怎
樣
煉
成
的
︾
。

大
約
十
年
前
，
年
邁
的
父
親
因
多
次
跌
倒
，
背
脊
開
刀
，
已
把
山
上
全
部
的
農
務
交
給
伊
努
一

人
。
這
意
味
著
要
包
辦
三
甲
果
園
地
，
六
百
多
棵
甜
柿
樹
，
四
百
多
棵
橘
子
樹
。
這
樣
說
，
好
像
也

很
輕
鬆
，
因
為
果
園
總
讓
人
聯
想
到
怡
然
的
田
園
風
光
。
事
實
上
，
摩
天
嶺
正
如
台
灣
其
他
的
山
，

遠
看
，
總
是
一
臉
溫
柔
恭
儉
讓
的
秀
麗
，
一
走
進
，
張
狂
的
樹
蕨
，
尖
聳
的
竹
林
，
卻
競
相
野
蠻
瘋

長
。
正
是
在
這
片
惡
土
下
，
橫
跨
黑
水
溝
的
祖
先
，
胼
手
胝
足
，
開
天
闢
地
，
才
讓
人
的
腳
能
勉
強

站
上
去
。

如
今
這
片
果
園
，
已
是
現
代
化
經
營
了
。
一
條
條
架
高
的
水
管
縱
橫
阡
陌
，
精
心
布
局
出
星
羅

棋
布
的
灌
溉
田
地
。
伊
努
在
其
中
穿
梭
，
鋤
草
、
打
藥
、
下
肥
料
、
剪
枝
、
捻
果
，
以
至
於
採
摘
。

只
是
遠
遠
望
過
去
，
他
不
過
是
這
片
山
林
裡
唯
一
晃
動
的
身
影
。
手
長
腳
長
的
他
，
早
已
與
樹
枝
融

為
一
體
。
偶
爾
在
剪
枝
和
採
橘
子
時
，
發
出
剪
刀
剪
斷
枝
椏
的
聲
音
，
才
讓
人
感
覺
到
他
的
存
在
。

長
年
缺
乏
鍛
鍊
的
我
，
根
本
無
法
勝
任
山
上
繁
重
的
體
力
活
。
像
是
鋤
草
要
抽
引
擎
，
背
著
沉

重
的
汽
油
機
，
父
親
的
果
園
又
是
大
斜
坡
，
一
失
足
，
身
體
會
不
堪
負
荷
掉
下
深
淵
。
尤
其
鋒
利
的

刀
片
嗡
嗡
飛
轉
，
一
碰
到
地
上
碎
石
和
樹
枝
就
會
飛
濺
起
來
，
曾
耳
聞
山
上
有
人
因
此
失
明
，
還
有

人
被
刀
片
砍
斷
小
腿
。
每
次
看
到
伊
努
鋤
草
完
脫
下
面
罩
，
眼
睛
都
是
紅
紅
的
，
要
從
冰
箱
拿
出
眼

藥
水
來
點
。
還
有
打
農
藥
，
老
闆
只
是
負
責
把
配
方
調
好
，
就
交
給
伊
努
了
。
於
是
當
農
藥
房
的
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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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
聲
一
響
，
就
能
看
見
伊
努
穿
著
白
色
雨
衣
，
拉
著
管
子
隻
身
爬
向
山
頂
的
身
影
。
我
赫
然
感
覺
做

農
是
一
種
很
﹁
非
人
化
﹂
的
苦
差
事
，
大
烈
日
下
把
自
己
包
得
緊
緊
的
，
戴
上
悶
不
通
風
的
面
罩
，

眼
睛
望
不
見
前
方
，
忍
受
劇
熱
，
忍
受
劇
毒
，
半
天
說
不
上
一
句
話
，
也
沒
人
知
道
你
有
多
辛
苦
。

儘
管
農
務
磨
人
，
伊
努
卻
總
能
做
得
井
井
有
條
，
不
疾
不
徐
。
有
一
次
我
見
他
下
肥
料
，
他
把

搬
運
機
停
妥
後
便
扛
下
肥
料
袋
，
撕
開
繩
線
，
對
著
樹
拋
撒
一
圈
。
六
百
袋
的
肥
料
，
每
次
拋
撒
都

是
整
齊
劃
一
的
。
那
動
作
拿
捏
之
精
準
，
讓
我
覺
得
他
對
樹
木
之
間
距
、
石
頭
之
分
布
、
山
形
之
坡

度
，
都
已
瞭
若
指
掌
。

一
個
人
搞
定
一
座
山
。
看
在
別
的
農
民
眼
裡
，
都
不
禁
羨
慕
地
對
父
親
說
，
能
有
伊
努
，
真
是

上
輩
子
修
來
的
福
氣
。
有
一
次
，
山
上
一
群
外
勞
因
不
滿
老
闆
娘
在
背
後
插
腰
，
監
督
工
作
，
就
趁

半
夜
偷
偷
砍
掉
果
園
大
半
的
柿
子
樹
，
然
後
﹁
偷
跑
﹂
，
混
跡
在
山
林
間
。
但
伊
努
卻
像
跟
父
親
簽

下
﹁
賣
身
契
﹂
一
樣
，
除
了
工
作
，
就
像
生
活
白
癡
，
把
賺
到
的
工
資
一
分
不
取
地
交
給
老
闆
，
等

到
每
月
要
寄
錢
回
家
，
才
像
提
零
用
錢
似
的
，
讓
老
闆
在
他
的
薪
水
小
簿
子
上
扣
錢
。

就
這
樣
，
老
闆
放
手
讓
他
幹
所
有
的
活
。
每
天
伊
努
就
按
農
民
曆
操
課
，
彷
彿
他
二
十
年
的

生
活
可
以
濃
縮
成
一
天
，
而
這
一
天
，
收
穫
的
也
許
就
是
平
靜
吧
。
按
爸
的
說
法
是
，
伊
努
﹁
有
規

矩
﹂
。
比
如
吃
飯
時
，
他
固
定
吃
一
碗
飯
，
從
來
不
多
吃
。
他
會
在
每
個
人
的
座
位
上
疊
好
兩
張
衛

生
紙
，
非
常
的
紳
士
。
等
用
餐
完
畢
後
，
再
用
紙
把
每
個
人
的
骨
頭
菜
渣
輕
輕
掃
下
來
。
又
比
如
他

不
吃
豬
肉
，
例
如
梅
菜
扣
肉
裡
的
扣
肉
，
或
是
花
生
豬
腳
湯
裡
的
豬
腳
，
他
是
敬
謝
不
敏
的
。
不
過

他
也
吃
碎
肉
，
例
如
香
菇
肉
燥
，
只
不
過
會
邊
吃
邊
低
頭
心
虛
地
說
﹁
阿
拉
沒
看
到
﹂
。
這
倒
不
是

他
貪
圖
口
腹
之
慾
，
更
多
的
還
是
他
體
貼
溫
順
的
心
思
，
不
願
喧
賓
奪
主
，
讓
老
闆
這
位
老
饕
犧
牲

他
拿
手
的
豬
肉
大
宴
。

由
於
信
仰
虔
誠
，
每
天
清
晨
四
點
，
伊
努
會
起
來
洗
澡
，
然
後
拜
拜
。
一
天
他
要
面
朝
東
方
拜

三
次
，
早
晚
在
他
的
小
屋
裡
拜
，
中
午
就
近
在
果
園
拜
。
我
曾
見
過
這
整
套
儀
式
。
在
晚
上
，
伊
努

會
拿
出
一
條
水
藍
色
紗
裙
綁
在
腰
間
，
戴
上
一
頂
黑
色
高
禮
帽
，
裝
扮
隆
重
，
儼
然
像
是
長
老
。
據

他
說
戴
上
帽
子
，
就
相
當
於
英
文
裡
的
﹁S

ir

﹂
，
如
果
有
生
之
年
去
麥
加
，
可
以
坐
在
清
真
寺
的
最

前
排
。
接
著
他
會
在
地
上
鋪
好
一
條
印
有
麥
加
聖
地
的
紅
毯
，
關
掉
房
間
的
燈
，
開
始
禱
告
。
過
程

無
聲
、
肅
穆
，
長
達
半
小
時
之
久
。
紗
窗
外
的
橘
色
路
燈
打
在
他
的
側
臉
，
黑
暗
中
只
見
他
先
是
站

立
，
一
會
兒
彎
腰
俯
身
，
一
會
兒
跪
坐
地
上
，
嘴
裡
念
念
有
詞
，
像
在
念
長
串
的
咒
文
。
儀
式
完
開

燈
，
我
問
他
念
了
什
麼
？
他
說
，
他
把
死
去
的
、
活
著
的
靈
魂
都
念
一
遍
，
請
求
阿
拉
的
保
佑
。
他

也
加
上
了
我
們
：
老
闆
、
老
闆
娘
、
弟
弟
︵
我
哥
︶
、
妹
妹
︵
我
︶
，
祝
我
們
平
安
。

去
年
他
工
作
屆
滿
二
十
年
，
合
法
身
分
也
到
期
了
。
朋
友
們
介
紹
他
去
東
勢
的
資
源
回
收
站
和

採
石
場
工
作
，
那
裡
待
遇
好
，
但
最
後
不
了
了
之
。
也
許
是
想
到
這
一
來
就
放
棄
他
的
山
間
小
屋
，

他
的
茶
几
，
他
耕
耘
了
多
年
的
果
園
。
他
會
想
起
來
山
上
的
第
一
天
，
他
把
行
李
放
在
工
寮
的
二



摩天嶺全景。

傍晚的山路。

山下。



廖班長坐在竹編藤椅上。

廖班長哄孫。

廖班長與友人討論農事。



伊努。

和伊努在夜間聊天。

伊努夜間禱告。



在市場的冰庫。

老行口與新行口。

俱樂部K歌。伊努工作完後回家。

在摩天嶺俱樂部K歌。



找錢。

雨間搬貨。夜間冷鏈車。

封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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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配農藥。

阿根努力工作。

阿根在市場。

芭蕉樹與高接梨園。

五月的小甜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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